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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of National Historic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was passed by UNESCO in 1972, th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The basic goal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shift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State Parti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have been concerning
more and more to express their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istory. Since 1985, joined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China has accomplish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no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 but still need to make a clear national strategy of World Heritage for systematically expressing
China's civilization, 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dialogue with other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peaceful worldw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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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建成遗产
Built Heritage

国家历史身份的载体：中国
*
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挑战
吕 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 100084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之后，世界遗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摘要

世界性的资源保护、文明间对话、国际治理和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
目标也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扩展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遗产的平台
上表达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表达对文明发展的认知，表达自己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整体
文明的贡献，也已成为各个《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关注的问题。中国自1985 年加入《世
界遗产公约》以来，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需要制定
一个清晰的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战略，更为系统地展现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展现和
保护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文明成就和自然资源，并通过世界遗产这个全球性平台，促进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世界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关键词

世界遗产，遗产保护，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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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资源保护和
国际对话平台。1985 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
公约》）之后，不仅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在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
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遗产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世界遗产是一个有着 192 个缔约国的、具有极为广泛的世界性对话和交流平台。在
这样一个平台上，如何展现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绚丽的自然美景、丰富的
生物和生态多样性，展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表达中国的历史文化，强调国家和民族
的认同，是中国的历史责任。

1 世界遗产体系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7年5
月18日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在 1972 年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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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历史遗产快速

咨询机构为顾问的构架。基于《世界遗产公约》，教科

消失，自然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的情况，提出的针对文化

文组织与公约缔约国共同建立起了一个针对世界遗产的

和自然遗产的保护项目，并以国际公约（《世界遗产公

国际治理体系：各缔约国申报和管理世界遗产地；咨询

约》）的形式，号召世界各国参与这一项目。

机构对遗产地的价值、保护管理状况和真实性完整性进

《世界遗产公约》把保护的对象定义为：

行评估，提出改进建议；每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根

第 1 条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

据咨询机构的建议，讨论决定新的遗产名录，对世界遗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

产的保护状况进行讨论和评估，要求缔约国改进保护管

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

理状况，决定是否将存在问题的遗产地列入“濒危名

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录”或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决定是否通过世界遗产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

基金对存在困难的遗产地给予援助；作为秘书处的世界

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

遗产中心处理关于世界遗产的日常工作，并保障世界遗

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产委员会大会和缔约国大会与教科文组织的联系，在世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
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
古地址等地方。

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中体现教科文组织的发展战略。
1976 年，《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达到了 26 个，
1977 年 6 月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大会通

第 2 条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自然遗产”：

过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这是除《世界

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

遗产公约》之外，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过程

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

中最为重要的文件。这一文件在之后世界遗产委员会大
会上根据世界遗产发展的情况不断进行修订和调整。

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

1977 年第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通过的《实施世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了世界遗产必须满足的标

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1]”。
《世界遗产公约》规定要建立“世界遗产目录”，
及“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即今天人们通常所说
的“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遗产名录”。《世界遗产

准。其中文化遗产 6 条，自然遗产 4 条。
文化遗产的标准：
i. 展现了一项独一无二的艺术的或美学的成就，是
一项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或

公约》把“突出普遍价值”作为世界遗产的基本标准，

ii. 在一个时间区段中或世界的文化区域内，在建筑

即列入世界遗产的对象应当具有突出的世界性的价值和

学、纪念性雕刻艺术、园林和景观设计、相关艺术，或

影响，在与类似的遗产相比较时应当具有独特性。文

人类聚居点的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或

化遗产中能够列入的对象应当是人类最为杰出的艺术作

iii. 独一无二，极端罕见，或是伟大的遗迹；或

品，或能够见证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

iv. 在表现一项重要的文化、社会、艺术、科学、技

遗物。

术或工业的发展方面最具特征的结构类型；或

根据联合国系统国际治理机制，《世界遗产公约》

v. 在自然作用下变得脆弱，或由于不可逆社会文化

建立起了一个以缔约国大会为基础，世界遗产委员会为

及经济变化变得极易损毁的重要的传统建筑风格，建造

执行机构，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为秘书处，专业

方法，或人类聚落富有特征的例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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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与具有特别的历史重要性和意义的观念或信仰，
事件或人物具有非常重要的关连[2]。
对于符合以上标准的遗产还需要考虑保护的状况，
并需要经过真实性的检验。真实性包括了设计、材料、

这一公约的缔约国 [3]（当年包括中国在内，其缔约国的
数量为 87 个）。1986 年中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
包括 28 个项目的世界遗产预备清单。1987 年中国第一
批 6 个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工艺和位置环境等方面的内容。真实性并不局限于原始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之后，中国一直积极参与

的形式和结构，也包括了所有在其存在过程中具有艺术

世界遗产的相关事务，先后在 1991—1997 年、1999—

或历史价值的后期改动和添加[2]。

2005 年、2007—2011 年三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自然遗产的标准包括：

国，2002 年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2004 年在苏州

i. 反映地球进化历史的一个主要阶段的杰出实例；

举办了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

ii. 反映持续的地质演变过程，生物进化以及人类与
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杰出实例；
iii. 包括独一无二的、稀有或最为独特的自然现象，
形态，特征或区域的异乎寻常的自然美景；

根据世界遗产涉及到的相关方面，中国建立起了一
个基于现有政府部门职能的针对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
管理的工作体系：由设在教育部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负责相关的对外工作，国家文物局负责国

iv. 稀有或濒危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

内与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住房与城乡建设

自然遗产要符合完整性的要求。

部负责自然遗产，并主管混合遗产的相关工作。国务院

基于这样的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在 1978 年召开

直接负责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最终批准。

的第二届大会上开始建立“世界遗产名录”。1978 年共
有 12 个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87 年中国申报的泰山、长城、明清皇家宫殿、莫
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六处遗产列入世

《世界遗产公约》由于强调了对历史、文化和环境

界遗产名录，其中泰山因既符合自然遗产标准，又符合

的保护，反映了 20 世纪后期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世界

文化遗产标准而被列为混合遗产。对于第一次申报世界

遗产所坚持的基本标准，使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

遗产项目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申报

地成为被世界认可为最具代表性或最为杰出的人类或自

成功地将最为著名的名胜古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

然遗产，激发了遗产地所在国家的自豪感，也带动了社

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历史的悠久，展现了中国文

会、经济的发展。这使得《世界遗产公约》成为世界缔

明的魅力。

约国最多、最具普遍意义的公约。截至 2016 年《世界遗

至 2016 年底，中国已有 50 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

产公约》的缔约国已经达到了192 个。经过近 40 年的发

世界遗产名录，这些遗产分布在湖北、山西、安徽、辽

展，世界遗产名录上遗产地的数量从 1978 年的 12 处，扩

宁、吉林、江苏、云南、重庆、福建、澳门、西藏、北

大到了 2016 年的 1 052 处，包括 814 处文化遗产，203 处

京、广东、河南、江西、陕西、四川、河北、内蒙、山

自然遗产，以及 35 处既是文化遗产又是自然遗产的被称

东、湖南、湖北、贵州、浙江、广西、天津、新疆、甘

为混合遗产的遗产地。

肃、宁夏等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内。
从自然遗产的角度，中国的世界遗产反映了中国丰

2 中国世界遗产的基本情况

富的生物多样性、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化，壮美的自然景

1985 年 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观；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则反映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和

十三次会议批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中国成为

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向世界表达了中国的历史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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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展示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作指南确定这些类型的遗产可能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4]。

在中国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中，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了 25 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代表了旧石器时代在

的展开，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议

现今中国范围内的早期人类文明；安阳殷墟反映了古代

题，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自身民族政策的调

中国的文明成就；秦始皇陵、丝绸之路项目中的汉长安

整，也影响到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政策和世界遗产保护的

城遗址以及长城项目中嘉峪关所属的汉代长城遗址，丝

发展。1988 年，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马约尔在教科

绸之路项目中的唐代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大

文组织的刊物《信使》上为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文化十

小雁塔及玄奘墓塔，大运河项目中的隋唐运河，龙门石

年”项目撰文：“过去 20 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文化不能与

窟、敦煌莫高窟、大足石刻（宋）、元上都遗址、明清

社会的发展相脱离，无论这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发

皇家宫殿（包括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明清北京皇家

展水平或它的社会和经济向什么方面发展”。他指出：

坛庙、明清皇家陵寝、澳门历史城区等构成了对中国历

“从现在开始，文化应当被视为发展的灵感的直接源

史的基本表述。

泉，同时发展也应当把文化放在一个社会调节器的中心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连续的文明发展的国家，

位置上”。他强调了“文化十年”项目要实现的目标：

文化也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性，在这一方面现有世界遗产

“承认发展的文化维度”“肯定和丰富文化身份”“拓

也有一定的表达，例如苏州古典园林可以视为对中国传

展参与文化生活”“促进国际文化合作”①。

统的士大夫文化的表达；平遥是对传统城市文化的表
达；皖南古村落是对中国乡村文化的表达。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民族和地区
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现有的世界遗产中，拉萨布达拉
宫古建筑群（包括罗布林卡、大昭寺）、丽江古城、元
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多民族
文化的基本特征。

教科文组织赋予文化遗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判断，影响了各
《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对世界遗产的认识。这种变化
也影响到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评估。
1994 年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关于世界遗产全球
研究的专家会议针对当时世界遗产名录的情况提出：
“欧洲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所占
比例过大；历史城镇和宗教建筑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遗产

3 世界遗产的发展与观念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遗产公约》强调文化遗产

所占比例过大；基督教遗产相对其他宗教遗产所占比例
过大；

是伟大艺术品和人类重大历史发展的见证的局限性开始

古代遗产相对于史前遗产和 20 世纪遗产所占比例过

显露。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涵盖一部分新兴国家反

大；‘杰出’的建筑遗产相对于乡土建筑遗产所占比例

映地区和民族文化特征的遗产。这些遗产很难根据当时

过大；

的世界遗产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

总体而言，相对于所有活态文化，特别传统文化

在 1992 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表示：

所具有深度、丰富程度、复杂性和它们对环境的影响而

“基于对乡村景观、传统村落和当代建筑的关注，世界

言，它们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太少。甚至世界遗产

遗产委员会建议对这些类型做进一步的研究，以帮助操

名录中的传统聚落也仅仅包括了它们的建筑价值，而没

① UNESCO, The Courier, November 198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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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它们更丰富的经济、社会、象征性和哲学维度以

遗存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运用真实性的标准

及多样性的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一贫乏的人类社

对遗产进行评估，如何看待物质材料的真实性和文化

会文化的表达是由于过于简单地划分文化和自然遗产，

本体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界

而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对于大多数人类社会而言，景观

定。针对这样的情况，世界遗产委员会 1992 年通过了

是由人类创造或因人类聚居活动而形成的，它们代表并

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做进一步的评估和

反映了人类生活，并因此具有了文化的意义②。”

修订的可能性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1994 年在日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原有纪念物、

奈良召开的专家会议通过了《奈良真实性文件》，将

建筑群、遗址的文化遗产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类

真实性的表述放到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当中，对真实性

型——文化景观。1994 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

标准做了新的阐述。

指南》对文化景观的概念作了说明：文化景观“展现了在

《奈良真实性文件》提出：“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自然环境所给予的条件和物质限制及内在或外在的持续的

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需要对其他文化及其信仰系统

社会、经济、文化作用下，人类社会、聚落的进化。对它

的各个方面予以尊重。在文化价值出现冲突的情况下，

们的选择既应当基于它们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又应基

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则意味着需要认可所有各方的文化

于它们对于特定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以及对这一区

价值的合理性”“一切有关文化项目价值及其相关信息

域基本和标志性文化要素的展示”[5]。“文化景观这个词

来源可信度的判断都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即使在相同的

包括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显示出的多样性”[6]。

文化背景内，也可能出现不同。因此不可能基于固定的

文化景观强调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

标准来进行价值性和真实性评判。反之，出于对所有文

促进了对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一概

化的尊重，必须在相关文化背景之下来对遗产项目加以

念的提出和确定，为新兴国家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考虑和评判”“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语境、时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与文化景观概念伴生的圣

间演进，真实性评判可能会与很多信息来源的价值有

山、圣地等遗产内容成为新兴国家，特别是非洲、中亚

关。这些来源可包括很多方面，譬如形式与设计、材料

等地区国家关注的遗产类型。

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

历史城市一直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1978 年在世

与情感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因素。使用这些来源可对文

界遗产委员会第一批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就列入了厄瓜多

化遗产的特定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维度加以详尽考

尔的历史城市——基多。但历史城市的情况较之建筑群

察”[7]。

或历史纪念物要复杂的多。城市生活的延续，使这类遗
产呈现出“活态”的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景观也与历史城镇存在同样

《奈良真实性文件》提出的对真实性标准的调整，
使得对真实性的关注从物质材料转向文化精神，从现代
主义跨入后现代主义。

的特征。如菲律宾水稻梯田以及后来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欧洲葡萄园等都处在功能延续而导致持续的变化
过程当中。这类被称为“活态遗产”的对象，由于生
活的存在而具有的内在活力，造成物质环境以及历史

4 建立中国世界遗产的国家战略，推动世界
遗产保护，讲好中国故事
世界遗产保护的发展，也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

② http://whc.unesco.org/archive/global94.htm#d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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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影响。2000 年以后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进入跨

好无损。在可行的条件下，应对延续不断的传统做法予

越发展的时期，2004 年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苏

以应有的尊重”“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源于人类创造

州召开，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世界遗产的认识，激发了对

力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精神和思想丰富性的体

世界遗产的热情。在文化遗产领域，国家文物局和无锡

现，也是人类遗产独特性的组成部分。因此，采取审慎

市政府 2006—2013 年举办的无锡论坛，连续讨论了世界

的态度至关重要。修复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遗产资源

遗产中各种类型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讨论了世界遗产

的特性，并确保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保留其历史的和有

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促进了对世界遗产的深入研

形与无形的特征”[8]。

究。大学、研究机构也设立了大量关于世界遗产的研究

中国尽管已经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

部门和项目，通过世界遗产认识世界文化和自然资源保

但在通过世界遗产表达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方面，也依然

护的发展趋势。

存在着一些空白区域，如在表达中国早期文明方面，仍

中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中也呼应了教科文组织和世

然缺少相应的世界遗产项目。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界遗产委员会对新的世界遗产类型的关注：2009 年五台

（25 万年前）和殷墟（公元前 1 300 年）之间，尽管有

山作为佛教圣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1 年杭州西湖以

已在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上的红山文化遗址（公元

文化景观的身份申请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3 年红河

前 4 000 年左右）和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 3 300 年左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 年“丝绸

右），但要最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仍需进行大量艰巨的

之路：天山—长安廊道”和中国大运河同时列入世界遗

工作。在反映中国丰富的民族多样性方面也存在不足，

产名录。这些项目在价值认知、形态类型等方面都极大

在中国现有的世界遗产中仅有布达拉宫、丽江古城、元

地超出了中国原有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单位的范

阳哈尼梯田等少量涉及民族文化的遗产地，尚不足以表

畴，呈现出一种更为整体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保护的特

达中国在民族文化方面的丰富多彩，不能充分表达中国

征。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对中国整体文化的贡
2007 年应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要求，国家文物局

献。在反映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方面也存在

及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WHC）、国际古迹遗址

很大完善的空间。在中国现有世界遗产中，“丝绸之

理事会（ICOMOS）、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

路：天山—长安廊道”反映了中国在近 1 500 年的时间当

心（ICCROM）针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维修的方法和原

中对世界文明间交流、对话的影响，五台山等世界遗产

则，在北京召开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

地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佛教发展的推动

国际研讨会”。这是一次在 1994 年“奈良真实性会议”

作用，“孔府、孔庙、孔林”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产生、

之后，把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到特定文化背景中进行评价

发展对世界的深刻影响，但仍然缺少对那些改变了世界

和讨论的重要会议，促进对《奈良真实性文件》之后对

生活方式，促进了世界文明进程的成就的表达，如对于

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问题——真实性标准的阐释。会议

中国丝绸制造、瓷器、纸张、茶叶生产等相关产业遗

最终文件《北京文件》提出：“文物建筑与遗址本身作

存，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尚无体现。在近现代历史方面，

为信息来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体现在诸如形式与设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牺牲最大的、反抗侵略

计、原料与材料、用途与功能、位置与环境，以及传统

并取得最终伟大胜利的国家，尚无相关的遗产在世界遗

知识体系、口头传统与技艺、精神与情感等因素中。任

产中得到反映。同样，当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哪

何维修与修复的目的应是保持这些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

些对象能够具有代表性地反映这样的过程，具有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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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价值也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及早进行必要的

金，有效和实质性地推动当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保护和文

研究和管理。

化交流，使中国能够在未来丝绸之路沿线遗产保护和文

世界遗产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对话的平台，推动它的
健康发展，首先需要认识和理解国际普遍关注的议题，

化交流方面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5.2 制定世界遗产的申报策略，建立有权威性的协调机

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和国家关注的议题，才能有效地发挥

制和审查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大国的重要作用。一些国家在这

建立清晰的世界遗产申报策略，减少申遗项目的选

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意大利在

择上的偶然性。把世界遗产作为表达中国历史、文化成

整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曾经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就的重要途径。2016 年在第 40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

日本长期以来在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领域的进取，韩

上通过了对每年申报世界遗产数量进行更严格限制的决

国在这一领域快速的发展，都值得中国认真思考和借

议。这一决议将每年接受新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的数量

鉴。

限制在 35 项，同时要求每个缔约国一年申报的项目不超
过一项，且在申报项目的处理中强调自然遗产优先，非

5 结论

洲等特定地区优先，从 2018 年开始执行，试行 4 年。这

世界遗产促进了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发展，

一状况无疑将给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带来更大的压力。

促进了保护观念和保护、管理技术的成长，今天中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最充分地利用每一个申报世界遗

世界遗产保护在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系统中已经具

产的机会，选择最为恰当的遗产地申报世界遗产，就需

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已有的 50 处世界遗产地已初步

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协调和审查机制，保证基于国

构成了对中国国家文化、历史形象的表述，促进了其他

家战略的世界遗产申报目标的实现。

国家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尽管如此，中国在世界

5.3 建立中国的国家遗产名录

遗产的领域中仍有更完整、系统地表达中国文化和历史

在世界遗产实施严格数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更

观，表达国家文化身份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有可能在教

好更充分地展现中国自身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特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领域中发挥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作

征，应当考虑在现有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基础上建立中

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

国遗产名录，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和要求对遗产地进行

5.1 制定国家战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对

保护、阐释和管理。一方面为申报世界遗产做好准备，

话，发挥中国的影响力

一方面使这些遗产地与中国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

世界遗产本身是一个国家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历史

地一起更为系统、深刻地展现中国文化、历史和自然环

观和文化观的重要舞台，应当是国家文化战略的组成部

境、生态、生物的丰富多彩。并通过中国遗产的保护，

分。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国际交流和援助都

进行保护理论和实践方法的探讨，通过推广中国的遗产

应当置于这样一个整体战略的框架之下。例如丝绸之路

保护经验，促进世界遗产保护的发展。

申遗的过程是中国联合中亚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形成和

5.4 加强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和探索

表达共同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应因申遗

世界遗产的发展过程所反映出的趋势，展现了遗产

结束而停滞，需要在申遗之后不断深化和延续，真正建

保护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世界遗

立起广泛而深入的以丝绸之路为基础的遗产保护、文化

产的语境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与发展尤为突出，从

交流的对话网络，建立相关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机构和基

强调真实性到强调真实性与完整性并重，从强调伟大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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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和重要历史见证物的保护到关注文化多样性的保

4 Oper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护，关注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

Heritage Convention.1992, 7.[2017-04-14].http://whc.unesco.

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类型的变化，影响了对文化遗

org/archive/opguide92.pdf.

产价值的研究和表述，更影响了人们对遗产，特别是文

5 Oper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化遗产在当代生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的关注。

Heritage Convention, 1994, 13.[2017-04-14]. http://whc.unesco.

对遗产意义和作用认知的变化，促进了对遗产价值的再

org/archive/opguide92.pdf.

认识，并使人们能够从更为宽阔的视角看待遗产，看待

6 Oper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在关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讨论

Heritage Convention, 1994, 14. [2017-04-14]. http://whc.unesco.

中，对于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讨论，都为中国文化和

org/archive/opguide92.pdf.

自然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理论的探索、保护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国际

经验的积累，不仅有助于中国形成反映自身文化和价值

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

观念的保护体系，而且通过形成完整和系统的保护理论

护文件选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41-142.

体系和保护方法，才能使中国的遗产保护真正影响和促
进世界遗产保护的发展。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国际
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中国国家文物局. 国际文化遗产保
护文件选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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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of National Historic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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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was passed by UNESCO in 1972, th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The
basic goal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shift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State Parti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have been concerning more and more to express their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istory. Since 1985, joined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China has accomplish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no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 but still need to make a clear national strategy of World Heritage for systematically expressing China’s
civilization, 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dialogue with other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peaceful worldw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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